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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通天地悟禪機 》
--大詩人‧林恭祖〈合掌〉七律評析   
陳冠甫(慶煌)二０一一‧五‧四
真詩藉萬緣而得
要寫出一篇好文章，並不簡單；想作成一首好詩，更是難上加難。詩人的文化藝術修養是形成其作品風格的主要因素，清沈德潛《說詩晬語》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可見真詩誠得來匪易，僅憑一點才華而沒有相當的人格修養是辦不到的。
    詩的境界不能擺脫外緣，「因」是內在的心，「緣」是外在的物。因若種得淺，而緣又狹，其滋長不茂；反言之：因深緣廣，其成就必大。顧隨〈王靜安「境界說」我見〉云：「因是什麼，就是『詩心』。人人有詩心，在智不增，在愚不減。……此詩心(種子)尚要雨露土地之緣使之發生滋長。詩心是本有，本有不借緣不能發生，無緣則不顯因。詩心本有而要假之萬緣。」又云：「詩與外物有密切關係，僅有詩心尚不是詩，正如米之非飯，而稻之非米，欲鍊使米成飯，使詩心成詩，即須借外緣。不有外緣，何顯內心。借外物表現內心，概須本心有主，必為『北辰』，然後『眾星拱』。只要內心旺盛，外物不但不能減損之，且能增加之。」其說甚確。
     
 身入靈山體佛心
緣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張所長定成偕龔副所長嘉英暨今總統馬英九之尊翁馬鶴凌及伏嘉謨、林咏榮、駱建人、胡傳安等同仁與我，在淡江大學管理學院蔡院長信夫引領下，參訪靈鷲山，我曾吟成：「靈鷲峯高塵不染，麒麟石畔闢伽藍。諸天有佛平心禮，碧海無波萬象涵。五蘊真空情轉寂，三乘奧義蔗回甘。詩魂飛越禪機動，步步蓮華夢筆酣。」七律一首，為身入靈山，法喜充滿的實錄。而林恭祖因當日晏起爽約，卻心有靈犀，鋪敘了八章夢遊詩。三個月後，續有殊勝因緣，詩研所與般若文教基金會合辦「宏揚詩教，淨化心靈」專題研討會，在靈鷲山召開，林恭祖得以親臨一遊詠就〈合掌〉云：「好憑合掌接朝暉，暘谷分光到翠微。十指連心通地脈，雙眉開眼悟天機。潮來滄海無恩怨，風入靈山忘是非。人在麒麟巖上望，拈花一笑五雲飛。」擬致贈住持心道法師。
  
心通地脈天機悟
    靈鷲山無生道場位於新北市貢寮區福連村香蘭街。其上有藍天白雲，東則下臨浩瀚蒼茫的太平洋面，海拔雖高僅四百餘公尺，卻宛在仙境，氣場極好。在此迎接湛藍溟渤中朝日有如丹紅的大圓蛋黃緩緩地躍升海面，其佳勝與阿里山祝峰之賞豔陽蹦出雲海，可並為天下奇觀。林大詩人昨夜會後與張壽平等教授通宵長談，清晨看到許多修行者、練氣士面向朝陽吸取天地精華時，因而生發首、頷二聯的玄想。由於吸取日月精華之先，須恭敬合掌持誦「嗡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咒，因而以「好憑」一詞寫起，引領全篇，使八句皆洋溢著「好」的氛圍。詩人虔誠合十迎接自晹谷散發到蒼翠深微山頭的朝暉，這時眉開眼笑，十指連心，好氣布滿全身，與地脈相通，天地人合而為一，體證並徹悟了高妙的禪機。詩人發揮他奇特的想像力，神游象外，臻入化境，的是作手。
      
潮來恩怨是非泯 
頸聯：「潮來滄海無恩怨，風入靈山忘是非。」靈感來自心道住持的〈法語〉：「浪有高有低，海水依舊是海
水；生活有苦有樂，心依舊是心。」在大宇長宙下，人類
不論賢智凡愚均何其渺小，人的一生多麼短暫無常啊！我們不可愚癡到老是持著差別心。我們的心須如無窮無盡的大海，包容世間一切的是非恩怨。儘管潮來時，波浪有高
或低，但恩怨情仇還是可以了的；南風入懷，其薰解慍，一時的是非與苦樂，又何必去斤斤計較呢！
  
五雲瑞氣麒麟現
至於末聯：「人在麒麟巖上望，拈花一笑五雲飛。」麒麟巖乃靈鷲山之所以為洞天福地的勝跡之一，是神聖而不容攀越踐踏的，因此只能在其下仰目瞻望。心若虔誠，彷彿見到佛在靈山登座，「拈花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宗門雜錄》)而《道藏》中所載瑤池金母常駕的五色祥雲瑞氣，此時即飛捲在天際。詩人在飽嘗現實世界的痛苦後，遂編織夢境，憧憬著佛門與道教師徒畢生勤修顒盼所欲證得的未來世界，神來一筆，真是驚人啊！      
  
妙合自然威鳳臨
愚以為：詩人登臨山水，必須能與大自然契合，成為大自然的一份子。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二句，即是最佳例證。柳宗元〈南澗中題〉：「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四句。「獨游」二字我執很深，因與外物多所抵觸，內心難免會有矛盾；至「迴風」以下，纔將我執化去，轉而寫大自然，真能渾然忘我了。反觀〈合掌〉開端「好憑」二字，捨「從」而用「憑」，可見詩人充滿自信，極端自負，似乎已練就蓋世的武林絕學--如來神掌與吸星大法，只要憑其雙掌合十，即不漏縫隙，可盡情隨意吸取朝日精華，好氣佈滿全身，足以散發其鳳凰心給普羅世界有情生靈萬物，迥勝前賢多矣。   
      
開宗立派青潮社
要之，林恭祖〈合掌〉七律，通篇寫來，極其澄淡倜儻，屬對自然，清奇有致。清人薛雪《一瓢詩話》云：「鬯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豪邁人詩必不羈，猥鄙人詩必萎靡；此天之所賦，氣之所稟，非學之所至也。」就總體來看，大致是對的。林恭祖為六十多年前創立臺大青潮詩社的元老社長，是臺大中文系空前最傑出的優秀大詩人。他有作詩的才情與豐富的形象思維之超想像能力，若再能加上邏輯思維，善於分析判斷，並修養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胸襟氣度，其規模當不僅止於此。  
      
溫柔敦厚不容侵
回想當年第一次同參之伏嘉謨，詩中流露：「養得長生了俗緣，清遊佳日快餘年。」歸後七十五天竟往生天國。而林咏榮、駱建人、龔嘉英、馬鶴凌等大老們，皆先後辭世，連第二度纔往訪的張以仁教授也在前年九一八離去。嗚呼！大老凋零，後繼者全不見「溫柔敦厚」詩教，能不令林大詩人痛心疾首乎！  
( 辛卯母親節前夕完稿於百一十九歲愛犬
小嘟比〈Doby〉大體之靈前 )
編者案：林恭祖先生現為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副所長；陳冠甫先生係政大國家博士，現專任淡江兼臺北大學教授，並為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理事長、臺灣楹聯學會會長、中華詩學研究所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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